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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们去城南后岭村采风。
驾车约半小时就到了。一路美景，让我
们感到美就在身边。
到了后岭村，我们看到了许多金属

雕塑，有铜做的，有不锈钢做的。在村
口看到取名为《和谐》的鱼龙式圆型雕
塑，小广场上有钢塑飞马、小鹿，也有
说不出类别的，有些印象派味道的。另
一边还有孟子、老子、荀子铜塑，最生
动的是几位圣人对面的那头铜雕黑牛，
牛头着地牛身弓起，牛角高竖，一副卷
身而起的样子，横向肌肉一条条，凸显
牛的力量之美。
乡村有这么多好雕塑，又不是如今常

见的传统石雕，雕塑手法古今结合，这让
我纳闷。经介绍后知道，后岭村是闻名于
世的“雕塑村”，钣金是他们的祖传手
艺。代代传承到现在，如今艺人奔走于全
国各地，他们“争做优秀的美容师和设计
师”。在全国各地都可看到他们的雕塑艺
术作品，“都矗立在广场、公园等市中
心。”
如此大特色，居然我这个本地人不

知道，我感到自己有些孤陋寡闻了。
我们到了“明远文创艺术馆”参观

金属雕塑。这是一家小作坊，由自家三
间房子组成。陈列着几十尊雕塑。主题
镂雕《静》，整体呈瓜型，创意于打坐
造型，简洁的线条与铜绿古色，显出宁
静。还有不锈钢小童、佛祖、琵琶女等
雕塑，凸显了有趣、庄重、丰韵等。
这家艺术馆男主人外出，女主人介

绍：明远的手艺是从爷爷那里继承的。
她指着门口上方的钢塑大海鸥，说这是
他年轻时的作品。那只海鸥正欲展翅。
我回想起小时候听过城南有小农匠的说
法，一时间遥远的记忆被唤起。当年挑
担走门串户的，手里把几片金属片上下
摇得“哐哐哐”的，吆喝着做点小钣金
的手艺人，来到我们村庄，我们孩子看
着他们拿着工具，把玩一件件小金属，
羡慕师傅本事大。我们好想拿他们的东
西试试，有时会趁师傅不注意，用手触
摸一下。为此我们有了梦想，长大后要
学一门手艺。“有门手艺老世（一辈子的
意思）饭。”长辈们说的话犹在昨日。好
亲切的乡愁，如今，下一辈传承人走向
各大城市，展示自己的技艺。
明远师傅被温岭市人民政府颁发

“温岭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
属锻造技艺”证书，现在西安发展。女
主人把我们带到另一间屋子，那是他的
工作间，我们看到许多原料、半成品，

看到电焊用的氧气瓶，看到工作柜上摆
满的杂七杂八的工具，我仿佛看到明远
师傅工作的身影，联想到村部那头不屈
的牛，感受到一位年轻匠师所散发出的
美，所执著追求的艺术。雕塑让他们把
艺术情怀与技术水平融为一体，把个人
理想与家乡发展融为一体。
这次活动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参观

“田园牧歌马语者”。走进马厩，一股臊
味冲鼻，大家不约而同地“嗯”起来，
但随即被马如此亲近人而忽略了。我没
养过马，可养过牛，当年牵牛、喂牛、
给牛梳毛时的感受顿时复苏，养马师傅
介绍马的身体语言，怎样算生气，怎样
对待它会更乖，与牛差不多。我拿起萝
卜喂它，它的鼻息能传到我手上，我的
手感受到萝卜被咬住拉走的力，想起当
年给牛喂草时，牛舌舔到我的手，痒痒
的。每次放学后牛见到我，总是兴奋地
动动腿，甩甩尾巴，它知道我会牵着它
到野外吃草的。养马师傅把一匹汗血马
牵到阳光下，马很高兴，跑起来给我们
看。我们真看到薄皮下的根根血管，仿
佛真见到汗血。
采风结束了，我感慨起来。如今学

生整天上课刷题，久而久之会与生活疏
离。背诵什么叫马，马有哪些种类，得
了满分而没接触过马，不如实际体验体
验，摸摸马，喂喂马，亲亲马，懂得马
语，感受马的美好，才会真正持久地热
爱马，未来更有可能成为动物学家。同
样，铜雕钢雕也让我回忆起童年对铁器
的热爱。那时铁器很珍贵，我们有时接
触一些铁皮，将它们敲打，裁剪，做成
铁盒放东西。那时很羡慕工人，能在车
床上刨出铁花。童年时还对木料很有兴
趣，对木工刨花更有亲切感，至于小汽
车、飞机模型，没这个条件，只在传说
中。我们更多的是自己动手做，用泥巴
做成小汽车拉着玩。那是我们对物质与
艺术最初的热情与探索。虽然我没成为
手艺人，也不是物理专业，却因此对大
地、对自然、对生活、对故土充满恒久
的热爱。
由此想到工匠精神与地方文化。匠

艺是手工业，接地气，充满直观的艺术
语言与自然语言。工匠精神更多来自于
同对象亲密接触带来的创造热情。同
时，地方文化与生活距离最近，容易让
学生热爱家乡。生活中不缺少美，美就
在眼前。对美视而不见，忘记了追求
美，才是最大的不幸。只要孩子热爱生
活，热爱自然，未来就会幸福。

我和竹有一种天然的亲近
感。
莫名地，就感觉竹子是我失

散多年的亲戚。每一次走在小路
上总要向两边绿地张望，如果恰
巧有一丛竹子从矮墙边探出头
来，我一定会欣喜不已，按捺住
激动的心情走向前去，手触竹
竿，轻抚竹叶，一种沁凉的感觉
从手指传遍全身，深吸一口，然
后吐出体内郁积的闷气，那个舒
坦劲儿就别提了。接着，低下头
与这久违的亲人来一番亲切的交
流，我向他倾吐人世多年的恩怨
情仇，他报以脆脆的沙沙声，只
是用憋得铁青的脸慢慢流露出自
然平和的悠远神情，偶尔用纤纤
手拨弄我斑白的头顶，最终完成
这一次邂逅的固有程序。
不知道这种亲近感从什么时

候有的，只记得小时候我极力想
在房屋旁边种植一株竹子。我憧
憬那种绿叶丛中的意得志满。于
是去放牛或外出时总是一路搜寻
竹子的芳踪，一旦看见一株，马
上采取各种手段让他搬家。可是
几乎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他的
根错综复杂，不似野草那样可以
轻易地连根带泥拔出来。偶尔有
一两次掰下了一小截带竿的根
须，就欢欢喜喜地小跑回家要移
植到池塘边。选一个春雨刚过的
日子，庄重地挖个坑，把根埋进
去，用泥土压实，然后用一两块
小石子放在一边当作记号，以警
告其他小伙伴，这个竹子是有主
人的，不能轻易拔除。做完这些
的当晚，一定会有一个好梦降
临，梦见种下的竹子长成蓬勃的
一大丛在夏风中摇曳成波浪滔
滔，我坐在竹丛下和小伙伴看着
“西游”的连环画。
但天亮就打碎了我的美梦。

起床后第一时间迫不及待地去池
塘边看看那可爱的竹子，可是撞
入眼帘的是一幕人间惨剧：一片
狼藉，竹枝卧倒，坑洞袒露，伤
痕累累。一定是哪只不知好歹的
鸭子侵犯我的领地，把竹根当作
了蚯蚓，践踏我的田园！心绪难
平，这口气怎能咽得下？以至于
我很长一段时间把鸭子当作了阶
级敌人，常常悄悄靠近毫无防备
的鸭群，猛然大喝一声，吓得无
辜的它们嘎嘎逃窜。
既然不能拥有，那就放手

吧。周敦颐说“可远观而不可亵
玩焉”，我终于读懂了这句话的
意思。后来我就把竹子看作了远
房亲戚，不再企图据为己有。远

观，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拥有，不
是吗？
那次去安吉终于领会了竹的

语言。那是竹的海洋、竹的世
界。竹子彼此挤着靠着，可丝毫
感觉不到拥挤，无论竹竿有多
少，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生长空
间，看起来永远排列得那么整齐。
特别是雨中漫步竹园的情境

最不能忘怀。淅淅沥沥的小雨是
天生的鼓点手，不疾不徐，一点
点敲击竹叶，一点点敲出一个诗
意江南，把游客都敲击成了诗
人，一下子拥有了陶渊明和王维
超然物外的境界。难怪他们都乐
呵呵地丢掉了雨具，在竹和雨的
互动里脚步轻盈。竹，真的可以
改变人的心态。
东晋名士王子猷对着竹子感

叹：不可一日无此君。东坡也曾
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看来子猷、东坡这些文人早就把
竹子当作了知己，痴爱竹到了这
种地步。
最难得的是，我们校园里也

有一丛竹子，藏在两幢教学楼之
间，身影婆娑、身姿妙曼、青衣
翠裳、细语盈盈。第一次遇见它
们，我就有了心绪荡漾的感觉，
每学年重新更换上课教室的时
候，总希望能分到一眼就可以
看见他的那几间。窗外有竹，
听着就有了诗情画意。但事与
愿违，这样的时候毕竟不多，
于是格外珍惜相见的时刻。
有事没事，宁愿绕一点远
路，也要故意走到他的身
旁，看一眼他肃穆的庄严，
闻一闻他清凉的气息，感
受一下他繁密的浓荫。奇
怪的是，每次靠近都仿佛
能听到他喊我的名字。这
时的我是心满意足的，
有这样的朋友默默守
候，还需要怎样的人
间？
“竹解心虚即我
师”“千磨万击还坚
劲”，我不想过多地去
夸赞竹了。只是常常
遗憾，花中四君子为
什么偏偏把竹排在第三位。在我
心中，竹是永远的第一。
又一次走过这丛竹林，心境

立马变得平静旷远，即使是没有
阳光的雨天也会有一种惬意氤氲
开来。
是老师，是亲戚，更是一生

的故人、一辈子挂心的知音。竹，
此刻你应该是在不停地点头吧。

竹解语

木棉沉默了，内心却如同惊
涛骇浪卷起又落下。
许久，她才按照相片背面的

姓名把相片分掉，并把许尚恒随
信寄来的那张入团申请书收好。
当晚回到宿舍，木棉抽出来

信重新读了一遍。尔后，她盯着
照片里许尚恒灿烂的笑容，沉思
良久，觉得惋惜。她总觉得自己
应该做点什么。过了好一会儿，
木棉展开信纸决定回信。
许尚恒：
安好！
来信已阅，情况知悉。申请入

团一事，我会帮你争取。但对于
你放弃高考的决定，我并不认同。
每个人这一生都会经历许

多，并且可能会浸透酸甜苦辣
咸。但是，如果没有尝尽人生五
味，我们就不算真正活过。同
时，这一生也会有许多事情要
做。有些事情我们可以选择，那
是爱好和梦想，有些事情我们无
法逃避，那是责任和使命。
目前，你所面临的困境我能

理解，但每个问题可能有多种解
决方式，我想在这件让你煎熬的
事情上一定会有更好的选择。所
谓“十年寒窗”，就等“金榜题
名”，虽然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有
点俗，但此时此刻，你若放弃高
考，必然会给自己的人生留下永
久的遗憾。
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坐下来

和父母好好商量一下，毕竟，他
们走过了那么多的路。并且，他
们如果知道你是因为他们的矛盾
和家里的经济状况而放弃自己的
前途，他们一定不会答应的。至
于你说自己成绩不够好，怕高考
揭榜后没有适合自己的学校，这
都是后话。没有拼搏过，怎么可
以轻言结果？再说，不是还有一
个多月时间吗？至于功课辅导方
面，或许我可以帮上一二，但你
首先要对自己有信心，并且愿意
行动。
期待你回到我们当中来！

木棉

木棉把信折好，收进信封，
尔后写上许尚恒的来信中特别留
下的以便之后可以邮寄入团证明
资料的地址，并贴上邮票。
当晚，木棉翻来覆去睡不

着，一会儿想到梅芳，一会儿想
到林洋，一会儿想到许尚恒，一
会儿想到自己这一病导致的提前
批考试落榜。她觉得每个人的生
活都根本不按自己预设的进行，
似乎有太多变数，似乎有太多的
不可预料。难道这就是宿命？
第二天，木棉把信投进传达

室边的邮筒。
三天后，正当木棉坐在桌边

苦思冥想的时候，头顶被一片阴
影笼罩。她下意识抬头，对上了
许尚恒的眼睛。许尚恒就这么盯
着她笑，木棉放下笔，把身子靠
在后面桌子上，也就这么仰着
头，盯着许尚恒笑。
所有人似乎都进入了备战状

态，每一节课都显得如此紧凑短
暂，自习的每一分钟都安静得能
听到呼吸的声音。
一个多月的高考复习，同学

们都觉得疲惫但又不肯停止奔
跑。许尚恒从来都不曾如此渴望
时间可以为他暂时停下脚步。这
段时间，木棉抽空给主动坐到她
旁边的许尚恒讲解习题，她惊讶
地发现，他努力学习的样子简直
帅呆了，或许，他的小宇宙开始
爆发了。
按照学校惯例，高考前两

天，高三学生全部回家好好休
息，为高考一搏蓄足精神。
木棉回住处收拾好一切，小

毯子和草席捆在自行车后架，两
个大书包一左一右挂在后座，车
把上挂着一个网袋，里面装着脸
盆、毛巾、水杯、牙具等物。
木棉帮章大树把所有东西打

包妥当，他便同样把行李绑在自
行车上。两个人一同骑车回家。
章大树是个话痨，打开话闸后根
本停不下来。一路上，木棉只是
偶尔发几个应和的词汇，做一个
好听众。

木棉花开

（九十五

）

纪凡又卖着关子：“我还要告诉
你一件事，保证你就算想破头也想
不到！”
“什么事？”薛承紧盯着纪凡，
连呼吸都屏住了。
“李祥去接李军的时候刻意掩饰
了一番，不仅开了辆不起眼的车，还
乔装了一下，想必是费了一些心思
的。”纪凡脸上写满捉摸不透的表情。
“竟有这种事！”薛承惊讶道，
觉得越听越玄乎。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军夜夜
笙歌，花天酒地，除了睡觉就是吃
喝玩乐，跟拘留前的生活可谓天壤
之别。”纪凡说。
“这次车祸没把他赔穷了，反倒
觉得他因此发了财似的！”薛承说。
“从前方反馈过来的信息显示，
他的确有发财的迹象。”纪凡打趣道。
“李祥？李军？”薛承沉思晷
刻，轻声问道：“两个都姓李，到底
中间隔着什么关系呢？”
“我猜想他俩可能是亲戚或者同
族之类的关系。”纪凡说。
“这个可能性非常大！这样一来
的话，办起事情就方便多了。”
“这两个人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行事这么鬼祟？”纪凡骂了一句，又
看了看薛承，“我手上有用的信息就
这么多了，我嘱咐过盯梢的人，任
何线索都不能放过。”
“刚开始只有个李军，现在又多
出来个李祥，再追查下去不知道还
会浮现出个李什么来。”
“不管来个李某某还是张某某，
我们肯定不饶他。”纪凡咬牙说：
“起码我们现在又能缩小范围了，关

于这件事，李祥肯定是脱不了干
系，至于是到他那为止，还是背后
另有人指示，那就要等我们一步一
步揭开真相了。”
“只要时间久了，这两个人露出
的马脚也会越来越多，他们自以为
瞒天过海，就逃脱了制裁，也把我
们想得太简单了点吧。”薛承笃定地
说，少顷，他又感激地看着纪凡，
“辛苦你了。”
纪凡马上眉头一皱，“我们之间

就不必客气了。”
薛承爽朗地笑道：“那我就静候

佳音，不过话又说回来，当年在校
期间，都是由你来替我们出头，所
以我觉得叫你帮忙，却能落个心安
理得。”
“经你这么一提醒，我还真觉得
你们几个全然没有不好意思过。”纪
凡笑着说。“那时候特别单纯，就算
给人打抱不平，也无非是一些芝麻
绿豆般大小的事情。哪像现在，都
他妈的是一些你死我亡的要命勾当。”
“都回不去了！”薛承感慨道。
“是啊！都回不去了！只能回忆
了。”纪凡忽然落得一丝伤感。
“不去想了，想多了，整个心仿
佛赤裸在冰雪中。”薛承笑了笑，语
气间带着淡淡的忧伤。
“对了，你那边有没有进展？”
纪凡忽然问。
“这个人在公司里隐藏得很深，
一时半会儿还很难把他给揪出来。
前些天，我们分析了一下，觉得可
以把车祸跟竞标失败这两件事并拢
调查，极可能是同一个人出卖了我
们。”薛承恨恨地说，然后又把万和

园项目失利的经过告诉了他。
纪凡听完，笃定地说：“看来你

们公司铁定出了内鬼，而且这个人
的能力不一般，可能身居要职。”
薛承的心立马沉了沉，无奈地

说：“是有些棘手，一向没有防范过
这种问题，殊不知竟然在自己身上
发生无间道这种事。”
“挺有意思！”纪凡笑道：“这个
人确实不简单。最近你们公司还有
没有发生其他比较怪异的事情？”
纪凡的这个问题问到薛承的心

坎上去了，他咒骂一声，“何止怪
异！我也算是丢人丢到家了，有个
项目经理竟然跑了，神秘消失了。”
纪凡一听便来了劲，饶有兴致

地盯着他：“赶紧说说看！”
薛承懊恼地喝了几杯茶，又把

会展中心发生的事情，一字不漏地
说给他听。纪凡从开始的神情愉
悦，兴致高昂，一直听到表情凝
重，眉头不展。他思忖片刻才说：
“你们公司绝对摊上大事了。你们不
觉得这件事，也跟前面那两件事脱
不开关系吗？”
“我们也觉得两者有关联。”薛
承点点头。
纪凡眉头拧着，沉默了好一会

儿，“看来我要抓紧把前面的事情办
了，不然你们的后果不堪设想。目前
的形势非常严峻，依我看，整顿公司
揪出内鬼则是重中之重，不然的话，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变成废纸。”
“对。”薛承轻声应道，心里一
时没了底，寥寥几句话就让他意识
到自己的处境危如累卵。

（未完待续）

绝处逢生第十六章

危如累卵（下）

■

不惑

/ 文

■

胡不归

/ 文

■

江鑫荣

/ 文

■

江富军

/ 文

的


